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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人论剧》集的文章原先散见于国内一些期刊上，我也大都读过，如今
放在一起，真有些蔚为大观之叹，显出一种凝重的学术能量。这部论文集的出
版给我以前的判断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证明：我早就说过，周企旭是我们圈子里
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他是亲自尝过川剧这个“梨子”的滋味又接受过正规大
学培养的特殊人材。我最看重他的一点就是：他研究川剧写出来的文章从不人
云亦云，而是发出个人的声音，观点鲜明，有极强的提问意识。正是这一点，
使他真正具备了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既基本又特殊的素质。比如，他敢于把
在川剧界基本形成定论的关于川剧形成于明代的话题不放在眼里，苦心孤诣地
提出“川剧形成于 20 世纪初，是中国现代戏曲的一个新生代”的新观点，这
个观点一经他写成《川剧形成于现代》的长篇论文在《四川戏剧》杂志发表
后，自然在川剧史学圈掀起了波浪，引出了喧哗，招来了嗤之以鼻的声音，当
这篇有争议的论文被具有权威性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戏剧·戏曲研
究》杂志全文转载之后，我能够想象到周企旭先生当初沉重的心情一下子会变
得多么轻松和明朗。一种离经叛道、具有颠覆性的剧种史观点的提出，是需要
胆识和勇气的，这样的人如今在川剧史学界还很难见到，周先生是个仅有的例
子或者说“另类”。这也是一些圈内人士表面上不服可心里却又不得不叹服乃
至刮目相看他这个倔强“独语者”的充分理由。 
总体上看，《剧人论剧》从“宏观篇、中观篇、微观篇、振兴篇”的四分
体例中显示出结实的内核和饱满丰富的容量，无论是“宏观篇”中对戏剧的宏
观把握，还是“中观篇”里对川剧的理性思考，或是“微观篇”内对各个剧目
的感性评说，或是“振兴篇”里对川剧的振兴事业进行深谋远虑的思索构想，
都在不虚空、不肤浅和不晦涩、不诡秘的沉稳表达中比较准确地透视出戏剧，
特别是川剧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随物赋形”流动的特点，在富于思辨性地对
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生活衍生变化的考察上，来具体言说现代性对川剧创造方
式的激变式影响和冲击，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和启悟能力。我很看重这部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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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篇”与“振兴篇”里研究川剧基础理论和探讨川剧现状问题的诸多文章，如
《川剧角色行当辨》、《川剧现代戏的历史演进》、《川剧剧目概说》、《川
剧形成于现代》、《川剧百年的形成与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让川
剧改革的步子更大些》、《西部大开发 川剧新跨越》、《与时俱进 科学振
兴——对“振兴川剧”的再思考》等等学理深入、论证精微的长篇论文。这些
篇章都能针对并改变以往川剧研究较为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理论性”的实
际状况，充分运用当代知识进行细致入微、富于洞见地梳理和剖析，以科学的
思维和逻辑谨严的层层推理，如周企旭先生自己所说的，是在“对前人的经验
性、资料性、记述性研究成果进行清理”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
的阶段论和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为指导，借鉴进化论的突变
论为武器，运用历史与逻辑相一致。主体与客体相表里的方法”对川剧进行重
新认识。正因为有这样深远阔达的认识，才能够在《川剧形成于现代》的宏论
中，以富于审美判断力的睿智得出，“川剧形成、发展的生命过程，即是 20
世纪初以来四川地域生存主体追求真善美、创造新生活本质力量戏曲化、地方
化、现代化的感性显现过程”的崭新论断；才能够在《与时俱进 科学振兴》
的巨篇中，以极具问题意识的理性思考，指出“川剧研究是一种以‘智力’表
现的科学技术”，认为“振兴川剧”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是由于“人们的观念及
认识落后而缺乏规律性、自觉性”所导致，“川剧研究在这方面担负着不可推
卸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为了让川剧的理论研究工作走入一个更加“科学
化、规范化、系统化”的理想通道，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周
先生期望寻求到一种有利于川剧发展和繁荣振兴的较为切合实际的理论共识，
为此他内心充满焦灼，时常沉湎于无边的冥思苦想。终于，他欣慰地为我们提
出了“‘与时俱进’是‘振兴川剧’的生命，‘开拓创新’是‘振兴川剧’的
灵魂，‘科教为本’是‘振兴川剧’的保证”三个简明扼要的观点并加以充分
阐释，企希于在川剧理论界形成一种较为理性的认识和正确导向。这不能不说
是近几年来，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进一步“振兴川剧”在认识导向上既符合振
兴川剧实际而又比较精确的一种学术观点的理想建构。 
统而言之，在川剧的学术探索中，周企旭先生能够发现并筑造符合事物发
展规律的全新理论构架，把川剧传统和遗产及其现代发展放在文化史的知识长
廊上予以深刻观照，全面系统地勾勒川剧在不同契机和历史境遇中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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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现代”转型时自我裂变的基础、特征及演化的脉络，这无疑已经能够比较
清醒地透视出现代化进程在川剧实践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包括从他目前正在
精心营造的两本更为厚实的专著《川剧百年史》和《川剧审美学》中透露出的
对川剧研究的某些传统理念的挑战。可以看出，穿越学科、融会古今中西、传
统意识与现代精神兼收并畜是周企旭话语空间的基本格局；活跃科学思维、坚
持学术思辨、富于创新发展是周企旭川剧理论建设的基本认知范式。由此，也
可以窥视出周企旭作为一位艺术理论工作者所应该蕴含的某种学者兼思想者的
敏感和睿智。 
 
